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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法治题材剧的普法功能及其缺失
肖军

以检察官为主角的法治题材剧《公

诉》持续引发热议。该剧讲述了检察官

安旎入职江城检察院后，面对众多棘手

案件，在一系列案件旋涡中查找真相的

故事。

近些年来，诸如《你好检察官》《人民

检察官》《巡回检察组》等一系列以检察

官为主角的电视剧在各大平台播出，反

响强烈。该类题材在给观众普及一般的

法律知识外，还给观众普及了检察机关

和检察官的职能及其最新的改革动向。

这对看惯了刑侦剧的观众而言，是一个

“换口味”的存在，但更有利的是，让观众

更好地了解了我国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

情况，为普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例如，在《公诉》中，检察官的工作围

绕电信诈骗、非法网络贷款、网络直播诈

骗、网络暴力等热门案件展开，是一个不

错的反诈防骗典型教材。近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

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直指网络暴力，算是剧内剧外的一个联

动。与此同时，该剧还向大家展示了认

罪认罚程序、检察听证程序、检察建议书

等与检察职能相关的内容，让观众更好

地了解检察机关和司法体制。

该剧还给观众普及了《网络安全法》

和清网净网行动，如网络安全的责任主

体除了包括国家网信部门外，还涉及到

网络运营者、网络相关行业组织，即网络

安全不仅是国家、政府部门的事，网络运

营商也要承担网络安全责任。

实际上，网络安全关乎公民个人，是每

位公民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护涉网

络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应该人人有责。

法治题材剧的功能之一是普法，是

给观众传递正确的法律知识，让观众在

学习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法治素养，近些

年来法治题材剧的普法创作趋势明显。

但是，如果在传递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或

者不合理之处或者是不到位的情况，势

必会影响到普法效果，甚至给观众带去

误解，这就是所谓的普法缺失。就这点

来看，《公诉》中确实存在上述问题。

首先，剧中展示的检察机关职能错

位。该剧剧名是《公诉》，但是讲公诉的

情节不多，检察官代表公诉机关参与庭

审的只有很少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和

公安机关联合侦查（这个职能与公诉无

关，而且似乎有检察官领导警察侦查之

嫌）。第21集，检察官在F国是作为证人

出庭，这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诉。

从狭义上来讲，公诉是指人民检察

院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向人民法

院提出控告，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确

定犯罪事实、惩罚犯罪人的诉讼活动；提

起公诉，是指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对公

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以及自

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全面审查，认为

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

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时，向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并要求给被告人予以刑事处罚的

诉讼活动。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

察官法》第7条规定，检察官的职责包括

代表国家进行公诉。当然，根据相关法

律，检察官是能够侦查的，可以对法律规

定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

行侦查，亦可以补充侦查、介入侦查。

退一步讲，即便是广义上的公诉权，

即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权

力，包括立案权、侦查权、审查起诉、提起

公诉、不起诉、支持公诉、撤诉等权力，该

剧中与公安机关联合侦查的做法也与现

实不符，而这占了大部分篇幅。剧中案

件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

件，也不属于由人民检察院完成的补充

侦查案件，可以勉强算是介入侦查情

形。但仍有疑问：介入侦查的一般是法

律疑难案件，介入的目的主要是检察机

关给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提供法律建

议，很少有像剧中直接与公安机关一起

侦查的。

从上述分析来看，无论是广义的还

是狭义的公诉，似乎剧中情节都超出了

其范围。而且如果是狭义的公诉，那该

剧的情节则完全跑偏。在我国，介入侦

查并不等于领导侦查，但是剧中为了刻

画男女主的关系，感觉是检察官在领导

警察侦查，让观众误解了两个机关之间

的关系。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

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机关并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其次，剧情有诸多的不合理之处。

比如全剧开篇，检察官前往他国接头获

取证据，却在机场大摇大摆出场，这里就

是为了显示主角比较飒的作风，但是却

随时有暴露的风险，为了凸显人设忽略

现实情形不可取。这点在后续剧情中也

有体现，比如检警组成的四人小组在F

国机场就开始对接待的警察自我介绍，

而且在明知有人监视的情况下，丝毫没

有顾忌。

又如，警察因为其他事临时改变主

意，不出庭作证，这明显违法了诉讼程

序，并且会承担后果。现实中应该是让

其他警察先去现场处理，等自己出庭作

证后再去完成后续事宜，剧中强行为了

制造冲突，却与现实做法和法律相违

背。再如，检察官和警察在学校调查网

贷（这个剧情也反映了检察官和警察联

合侦查），就直接问大学生有没有网贷或

者有没有听说身边有学生有网贷，几乎

调查的学生都说有这个经历，情节不合

理。在抓捕境外诈骗团伙后其首要分子

被保释，国内“指挥部”竟然想放弃继续

侦查，而且在视频沟通的时候领导还在

转笔，太不严肃。

再次，剧中有些法律问题的表现不太

正确或严谨。如在张小北案中，用了大量

篇幅讨论游戏账号是否能继承，然而根据

《民法典》规定，游戏账号是能够继承的，

不需要争论。说讯问只能12小时也属于

明显理解错误，《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

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

时，剧中可能是将讯问的时间与传唤、拘

传持续的时间弄混。《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

件程序规定》第201条规定，传唤、拘传、讯

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

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并记录在案。亦没

有提及讯问的最长时间。

最后，剧中普法存在些许不到位的

情形。作为一个法治题材剧，完全可以

深入探索各种网络犯罪的具体过程，也

可以展现侦查机关用各种侦查手段逐渐

将案件迷雾拨开，但《公诉》并没有做到

位，都是蜻蜓点水般带过，没有深挖，比

如该剧的多处讯问，嫌疑人基本就是直

接交代了，没有悬疑感和专业体现，这使

得该剧的质量大打折扣。

指出法治题材剧存在的问题，并不

是为了吐槽或者贬低该剧，而是希望这

些剧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够更加专业、谨

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普法。那么，此

类剧的创作应该如何完善呢？

一是认真打磨剧本，提高作品质

量。坚持作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价值

取向，反映当下热门的社会现象，揭露社

会问题。丰富作品题材，全方位展现法

治工作。创作者应认真学习和理解法治

专门工作，积极请教业内人士，避免犯

错。二是回应民众需求，拉近观众距

离。立足法治工作丰富作品题材（公检

法司题材），拓展作品风格，促进全年龄

段传播，即关注不同年龄段的群众思想

特点，把握传播规律，选择作品风格，不

断满足观众需求，将普法工作覆盖越来

越多的人群。三是改善传播服务，引导

舆论格局。法治题材剧作为法治文化宣

传的窗口，除了提升自身的质量外，还应

该建立普法的传播体系，使更多的观众

（公民）懂法、守法，反过来这些观众（公

民）也能成为法治传播的一分子。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
院教授、刑侦剧研究中心主任）

电影人如何书写“给电影的情书”？
戴硕

如果评选一位好莱坞“十项全能”

导演，斯皮尔伯格或许当之无愧。纵观

其五十多年的导演生涯，作品近乎涉足

了类型电影谱系的各条赛道，其中不仅

有《大白鲨》《侏罗纪公园》等制造票房

神话的商业大片，也有《辛德勒的名单》

《拯救大兵瑞恩》等极具思辨性的人文

佳作，更不乏《头号玩家》等拓展电影语

法边界的先锋作品，可以说，斯皮尔伯

格始终像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少年，对周

遭世界永葆不竭的好奇心。

人到暮年，这位传奇导演终于返璞

归真，向内审视，完成了半自传电影《造

梦之家》，讲述自己如何走上电影导演

道路的故事。公允地说，这部电影在斯

皮尔伯格作品序列中并不亮眼，叙事中

规中矩，也无意承载过于厚重的社会议

题和文化反思，但《造梦之家》却是导演

诗意回溯创作历程颇为真诚的夫子自

道，是款款深情书写的一封“给电影的

情书”。

而纵观世界电影创作版图，知名导

演写一封“给电影的情书”俨然构成了

重要的美学现象，从早些年的托纳多雷

《天堂电影院》、斯科塞斯《雨果》、米歇

尔《艺术家》到近年阿莫多瓦《痛苦与荣

耀》、张艺谋《一秒钟》、达米恩《巴比

伦》、门德斯《光之帝国》等，默片奇观、

影史秘辛、私人记忆无所不包，导演们

集体追忆电影的逝水年华。

这些林林总总“给电影的情书”系作

品，呈现出了哪些共性的叙事策略与影

像表意符码，沉淀了怎样的美学经验，通

过《造梦之家》或许可以管窥一斑。

创伤叙事与影像救赎

“给电影的情书”必然是将电影自

身作为指涉对象，因而此类作品都具有

元电影的形态属性，即标示着一个内

指性的、本体意识的、自我认识与自我

反 射 的 电 影 世 界 ，“ 关 于 电 影 的 电

影”。而很多同类作品还兼具了自传

体属性，其核心叙事路径就是光影如

何参与到个体的生命经验和个人成长

中，《造梦之家》就是典型的“元电影+

自传体”作品。

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写道：任何

一位抒情诗人，最终注定要踏上返回失

去的乐园的道路。很多导演在回溯过

往处理自身的生命经验时，通常会揭开

时光滤镜的温情面纱，真诚剖白，将成

长历程中的伤痛示人，进而形成了独特

的创伤叙事风格。

如阿莫多瓦在《痛苦与荣耀》中就

讲述了年事已高的电影导演萨尔瓦多

面对身体病痛、创作瓶颈和母亲离世等

多重打击，开始回顾过去，并一一和解

的故事。张艺谋《一秒钟》里张九声、刘

闺女、范电影三位主人公也都是在特定

时代下饱受不同创伤遭际的“历史的人

质”，而他们的苦痛也都与电影形成了

互文。

在《造梦之家》中，电影也成为主人

公与创伤和解，实现自我疗愈和救赎的

重要介质。患有神经性官能症的萨姆，

六岁首次在影院观看《戏王之王》火车

相撞的场面后，从此爱上了这个神奇物

种，而影像也成为他掌控自身恐惧的方

式，从儿时萨姆镜头中拍摄的玩具火车

相撞、拔牙、骷髅以及成长中的西部片

劫匪、人肉横飞的战争片等景观，都可

以看到通过呈现“惊恐”场景而疏导情

绪的叙事逻辑，而在此后成长中，电影

更是成为萨姆面对父母离异、校园霸

凌、身份认同等问题时的情感寄托。

精神分析对心理创伤的治疗工具

是“言语”，患者通过把激发事件情感表

达，将事件客体化，进而实现情绪宣泄

与创伤修通的功能，这是创伤叙事的底

层逻辑，而影像在显影创伤、治愈创伤

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功能，这也正是导

演们在“给电影的情书”中愿意直面创

伤、真诚告白的深层原因。

自我呈现与时代记忆

“给电影的情书”系作品首先应该

是个人成长记忆的呢喃絮语，是关涉自

我的“小叙事”，导演将私密化的个人

记忆进行了艺术化的再现与复刻，在叙

事过程中，个人的真实过往、记忆与影

像呈现有机结合起来，为电影打上了独

具导演辨识度的标记。如《天堂电影

院》西西里岛的静谧小镇和观影记忆，

就再现了朱塞佩 ·托纳多雷的童年生活

图景。《一秒钟》里张艺谋对电影放映员

范电影的刻画，同样也是对儿时记忆与

创作历程的深情回顾。

《造梦之家》的情节设置更是深度

介入了斯皮尔伯格的私人印记，如片中

父亲为科学家母亲为艺术家的身份设

定及其婚姻关系的走向，就如实复刻了

斯皮尔伯格的个人经历，而萨姆第一次

看到的电影《戏王之王》以及与好莱坞知

名导演约翰 ·福特的一面之缘等，也均是

导演的真实经历，根据演员赛斯 ·罗根的

爆料，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制作期间非常

情绪化，在片场哭了许多次，这或许正是

往事回味心绪难平的体现。

但与此同时，个人也不可能超越时

代而存在，导演成长不会脱离特定的时

代语境，即便是私密的呢喃叙事依然会

有宏大时代的印迹留存，个体记忆与集

体记忆、自我呈现与时代印记就实现了

巧妙的审美辩证。

《纽约客》专栏作家理查德 ·布洛迪

批评《造梦之家》如同斯皮尔伯格那些卖

座的特效大片一样，只是在制造关于个

人的神话，缺乏历史责任感。电影剧情

的时间线——1952年至1965年，正是美

国当代史中最为波谲云诡的一段岁月，

美苏冷战、民权运动、肯尼迪遇刺、古巴

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开启……但萨姆一

家似乎与这些历史大事件绝缘。

这个批评看似中肯，但实际有失偏

颇。一方面《造梦之家》更倾向呈现和

探讨私人影像记忆，导演本人无意对宏

大叙事卷入过多，从斯皮尔伯格过往作

品来看，他也并非不具备大开大合驾驭

史诗作品的能力。另一方面，《造梦之

家》也并未纯化历史，而是以春秋笔法

将这一历史区间的大事件融入叙事，如

萨姆拍摄战争片中对越战的隐晦指涉，

母亲的困境折射女性独立思潮的兴起，

而萨姆遭遇的校园霸凌也对60年代美

国反犹倾向进行了观照。可以说，在

“电影情书”这类具有自传色彩的影片

中，个体遭际与时代洪流的互文关系，

并没有笔墨分量的成规，更多还关乎导

演的创作取向。

怀旧情结与文化乡愁

流媒体悄然崛起已然重构了电影

放映窗口期乃至用户内容消费习惯，疫

情期间影院的反复停摆也令电影业徒

增了很多悲观情绪，不仅是终端放映市

场，包括整个电影行业都产生了“本体

焦虑”，一种存在式追问甚嚣尘上：未来

我们还需要电影吗？

在此背景下，重建电影业的信心就

成为了当务之急，需要电影界众人抱

薪。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感觉结构，怀

旧便构成了当下“给电影的情书”系列

可以有效调用的情感资源，通过对电影

黄金年代的深情回望和昨日重现，重唤

观众观影热情，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对抗媒介变局下电影的相对式微。

这似乎也是2022年《巴比伦》《光之

帝国》《诗人》《金发梦露》《造梦之家》等

多部“给电影的情书”系作品喷涌的原

因。《造梦之家》通过并置“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的二元叙事格局，再度审视

现代性危机中电影的存在意义，强调艺

术、电影的疗愈功能，并通过套层结构

对经典好莱坞影片的致敬，以及传统电

影制作流程物恋式的呈现，营造了浓郁

的怀旧景观。

细观《造梦之家》全片，总能发现不

少影史“彩蛋”，这其中有对好莱坞黄金

时代的“玩梗”，也不乏对自己作品源头

的回望。如斯皮尔伯格观看的第一部

电影《戏王之王》、约翰 ·福特的经典西

部片《双虎屠龙》直接以“戏中戏”的方

式出现。还有不少萨姆“习作”也暗合

了斯皮尔伯格多年后作品的草蛇灰线，

如萨姆拍摄的西部枪战短片之于《夺宝

奇兵》、战争短片《无处可逃》之于《拯救

大兵瑞恩》等。

李洋在《迷影文化史》中指出:“‘电

影迷恋’仿佛一种文化宗教的现代形

式，一种世俗化时代的新宗教……让

‘迷影人’寻找召唤着新的世俗的神，依

赖虔诚和牺牲，强调电影的纯洁性”。

应当说，“电影的情书”系作品正是迷影

文化下结出的果实，那些怀旧的光影、

致敬的桥段、心灵的告白，无不体现出

电影人深层的文化乡愁，在电影行业面

临困局的当下，重建对电影的爱与诚。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
院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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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电影《天堂电影院》剧照

上图：电影《光之帝国》剧照 右图：电影《造梦之家》剧照


